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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我和“蝴蝶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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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玉兰”在浦
东新区丁香路傲然出世。它的出现，为生机
盎然的浦东新区增添了新颖的文化气息，更
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注入了新的艺术
活力。
起初，虽然面临着知名度和演出资源的

重重挑战，但凭借“开门办剧场”的创新理
念，东方艺术中心广泛与海内外艺术团体
搭建桥梁，迅速成为上海舞台艺术的生力
军。
上海昆剧团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戏

曲艺术专业团体，以其“文武双全、行当齐
备、技艺精良”享誉海内外。在演出市场的
布局上，正是有了东方艺术中心等一系列剧
场伙伴的紧密合作，上昆才有机会把诸多优
秀剧目更加完美地奉献给观众。

2020年上海昆剧团演出戏剧大师汤显
祖经典名著《临川四梦》。这四部戏虽然采
用四场大戏一堂景的舞美方案，但是装台时
间非常紧迫，给演出方带来了巨大压力。东
方艺术中心主动优化方案，加班作业，帮助

院团节省时间，最终确保了演出成功。
上海昆剧团走遍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

剧场经历无数。专业、周到的剧场服务让艺
术家安心于舞台，保障了现场效果。昆曲自
身也是非遗艺术，传承发展离不开方方面面
的关心，特别是剧场的理解与支持，具有直

接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上海昆剧团与东
方艺术中心携手共进，共同哺育市场培养观
众，为传统文化培土施肥，在默契合作中达
到了双赢。
每年春天，“东方名家名剧月”你方唱罢

我登场。红红火火的节目吸引了全国名家
名团，成为沪上戏剧界最热闹的展演之一。
近年来，上海昆剧团演出的《长生殿》《墙头
马上》《太和正音》等剧目通过“东方名家名
剧月”这一平台陆续收获了一批新观众，潜

移默化进一步拓展了受众群体。
除了在演出节目上稳扎稳打之外，在公

共文化领域也是煞费苦心。东方艺术中心
每年携手包括上海昆剧团在内的各家院团
精心策划各种普及活动，对观众施加启蒙教
育，改善传统戏曲的观众基础。一次次形式
新颖、别具一格的公益活动或者艺术教
育，让观众对戏曲艺术从门外汉到饶有
兴趣。这种目光长远的举措，对于戏曲
院团可谓雪中送炭、锦上添花。
回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舞台艺

术蓬勃发展，守正与创新相互交织，各种资
源不断重新整合赋能。以东方艺术中心为
代表的新生力量破茧而出，不断创新发展。
古老的昆曲艺术，与这些有生力量彼此碰
撞，必将散发出更加沁人心脾的芬芳。

谷好好

兰韵幽长 香自“白玉兰”

把某些食物剁碎做成丸子，是中国众多美
食中的一个类别。各地丸子做法不一、品牌繁
多，据说可达百种。其实，丸子简单划分无外乎
就是荤素两种；若再进一步细分，也不过就是肉
丸、鱼丸、蔬菜丸子和豆腐丸子四大类型。

在肉鱼类丸子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鲁
菜的四喜丸子、扬州的狮子头、潮汕的牛肉
丸、福州的鱼丸、客家猪肉丸和香港的撒尿牛
丸；而素食类丸子，最常见的是遍布北方的萝
卜丸子、长江流域的豆腐丸子以及华南的南
瓜丸子；还有较特殊一点的就是不用炖煮，直
接干吃的像北京的干炸丸子和江夏的生炸丸
子之类，皆是驰名品牌。

稍作考察可以发现，国人吃丸子的历史由
来已久。传说中最初的丸子与秦始皇嬴政有
关。相传这爷儿们喜欢吃鱼却讨厌鱼刺，厨师
为免受惩罚，需事先将鱼刺挑出，已不成形的鱼
块只好剁泥制成鱼丸，这可视为丸子的雏形。
肉丸做法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北魏的《食经》，同
时代的《齐民要术》也有“豉丸炙法”的记载。隋
朝时期，扬州御厨为杨广创制的“葵花劖肉”，是
当下狮子头的前身。到了宋代，寓意“福、禄、
寿、喜”的四喜丸子开始流行起来，成为婚宴、寿
宴等场合表达喜庆的必备菜肴。

与此相关，国人喜欢丸子的缘由除了特
别的制作方式与口感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
文化寓意就是，民俗中丸子具有特殊的团圆
和美满的象征意味。尤其在春节、中秋节等
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丸子，用以寄托
人们对家庭团聚、幸福圆满的美好理想。而
在山东风俗中，丸子也有完结的意思，筵席上
的丸子通常是最后一道菜。一看丸子上桌，
客人就知道今天所有的菜品已全部上齐。当
然，这里的完结之意，绝不可以与传统佳节中
的圆满同时出现。

不同食材、不同配方、不同制作方式带给
丸子截然不同的风味和口感，极大地丰富并
装点着美食王国的餐饮风采。而在异彩纷呈
的美味丸子序列中，山东济宁的漂汤鱼丸，算
得上独树一帜，风骚自领。它完全不同于各
种以丸子冠名的菜品中丸子是唯一主体的常

规，而是一道鱼丸与鲜汤并重的汤菜，在鲁菜
中是也属于特立独行的样式。
漂汤鱼丸发源于声名远播的微山湖，系

渔家菜系里最有代表性的名吃之一。其奇特
之处在于，丸子通常的外观均呈深色调，重在
食材本身的味道，即便混在汤中，丸子
也会沉底；而漂汤鱼丸，外观呈乳白色，
大小如银杏，汤汁多于丸子，且丸子全
部漂浮于汤中，双重强调的是鱼丸的滑
嫩口感和汤底的鲜美清爽，多半是重要
筵席上必点且最后出场的一道爽口汤菜。
漂汤鱼丸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每个环节

都格外讲究。尽管选用的草鱼或白鲢并不名
贵，但讲究活鱼现宰现做，原料要绝对新鲜，
冰鲜不可，冷冻更不行。这类鱼因刺多而肉
嫩，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首先要去皮、剔
骨、取净肉，再仔细剔除鱼肉中残留小刺，放
入清水中浸泡去血水。纯净的鱼肉用刀背反
复捶打或用机器搅成鱼茸后，先加少许盐以
凝固蛋白，顺一个方向快速捶打至起胶，再分
次加入姜葱水、蛋清不断搅至起沫，再加少量
淀粉和白胡椒面、葱白末继续搅打至蓬松上
劲，直到鱼茸变得黏稠能立起筷子为止。辅
料加入的时机、次数及多少，是鱼丸有无弹性

的关键，只有行家里手才能熟练掌握。
一切就绪后，锅中加清水烧至锅底起泡，

约在70℃，用手将鱼茸挤成白果大小的丸子，
轻轻沿锅边滑入水中。低温下锅，既利于鱼
丸的滑嫩，又可避免水温过高鱼丸表面快速
凝固而内部膨胀开裂。全程始终保持微沸状
态，待鱼丸全部浮起，立刻捞出放进凉水中进
一步定型。烹制时，先将鱼骨、鱼头加姜片、
葱段和料酒慢火熬汤。汤浓后滤出鱼渣，加
盐、味精和白胡椒粉调味后，放入鱼丸和青菜
心、木耳之类的配料同煮，开锅后淋香油、撒
碎香菜和蒜苗，即可出锅。
此菜把乳白色的鱼丸、青色的菜叶和黑

色的木耳相互配搭，色彩斑斓，有赏心悦目之
感；新鲜鱼头鱼骨熬出的浓汤，鲜香扑鼻，让
人馋涎欲滴。汤盆一上桌，在鲜香四溢的同

时，你会惊讶发现，一颗颗柔白凝脂
般的鱼丸，密集地漂浮在汤面上，恍
若一盆晶莹的珍珠。鱼丸之所以不
沉底，概源自特殊制作工艺之功。鱼
茸在经过反复搅拌、低温汆煮和冷水

浸泡等一系列工序之后，鱼中蛋白和胶质已
被充分激活，形成类似海绵状的多孔且稳定
的网络结构，其孔状结构能储存空气；而鱼汤
由于加入盐、胡椒粉和香油等调料，密度高过
普通的白水。一旦鱼丸的密度低于汤的密
度，独有的漂浮效果自然也就呈现出来。
以鲜、嫩、软、漂为特征的漂汤鱼丸，软糯

润滑、不腥不腻，入口即化、易于吸收；鱼骨类
熬制的汤汁鲜香馥郁、唇齿生津，入腹后令人
回味如缕。这道堪称一绝的色香味俱备的美
味佳肴，既完美体现了鲁菜清而不淡、鲜而不
腻的美食特色，又清晰彰显着当地人食不厌
精的创造智慧。若来济宁稍事品鉴，定会认
可此言不虚。

云 德

漂汤鱼丸

责编：华心怡

从镇沅县城出发，四十几分钟，到达
镇沅的“南大门”古城镇河西村。开阔的
田野，三面环山，崭新的厂区赫然其中。
这是云南省首家双孢菇工厂化企业，生产
的双孢菇陆续销往昆明及泰国、老挝、缅
甸等南亚和东南亚市场。这个年产量
2100吨、年产值2100万、解决100多个当
地就业岗位的菌菇产业，离不开东西部协
作，离不开来自上海金山“蘑菇小镇”的上
海联中合作社的共同谋划，让深山里河
西村的小蘑菇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走来，黑脸膛，
大眼睛，额头闪着细密的汗珠。负责技
术管理的上海联中李总说，他就是为当
地培养的菌菇产业的负责人刀培兵。

这位34岁的哈尼族汉子，是从务工人员中选拔出
来的。他和另外11个人曾到上海金山学习菌菇种植
技术。上海的培训老师从菌菇种植、采摘的要领和流
程，到菌菇的病症特征、温度控制、环境卫生等细节，无
不亲自示范操作。刀培兵除了吃饭休息，整天埋在菇
房里。去上海是他和伙伴们第一次走出云南，走出普
洱，走出镇沅。他们见识了现代化大企业竟把小小的
蘑菇做成了大产业，这里设备先进，管理规范，进料出
料自动化，让他们着实开了眼界。只是他们怎么也想
不到，现在，在这片他们生活了几代人的山区，竟也建
起了几乎和上海一模一样的现代化厂房。

一万两千多平方米整洁的厂房，两个种植车间，每
个车间竖起两个六层银亮高大的金属栽培床。菇房内
生产环境智能综合监控系统，可以让双孢菇全年无间
断种植。那些看不见的数不清多少的菌丝隐藏在床架
上厚厚的培养料中，在适宜的温度中一点点鼓胀起来，
只过了十七八天，当工人们看到松软的黑色培养料上，
竟神奇地铺满一片又一片大大小小的雪白的双孢菇，
像硕大的珍珠，又像哀牢山上飘浮的奶白色的云朵时，
他们怎能不兴奋、激动，这可是从他们自己工厂里长出
来的，是要走出大山、走出云南，运到国外的。

这小小的蘑菇，给这些山里人带来了稳定的收
入。刀培兵之前在家养猪养牛，还种玉米、辣椒，平时
也出去打工，即使这样一个月收入也就两千元左右。
现在，只是菇厂里的月收入就四千多元，厂里给村子的
分红自己还能拿到，比以前好太多。

说到分红，同行的上海援滇干部、镇沅县委常委、
副县长邱明波说，这是镇沅东西部协作以来最大的项
目，分红不只落在河西村，每年6.2%固定收益覆盖古
城镇的9个村和全县20个经济薄弱村。这是他们探索
的村联公司运营模式。

负责采摘的女工，有村里分红，月收入还有三千
多元，离家又近，厂里还管午饭，还有加班费。这些对
她们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辆大型冷藏车停在车间门口，刀培兵和工人们
捧着一箱箱刚采摘包装好的双孢菇陆续向车里搬运。
刀培兵看着冷藏车开离厂区，大西南的阳光直接而热
烈，照得他有些晃眼，他知道，运输车将从文团公路到
臭水口，再驶向昆磨高速，到磨憨口岸，通关后到达老
挝，然后泰国。刀培兵没有去过，但他知道，车的方向
一定是一路向南、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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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泥土好芳香 （插画） PP殿下

明日起请看一

组《上海传统美

食》，责编沈琦华。

六月的清晨，出门散
步，向南沿笔直的水泥大
路，往晏梅塆走。乍出村
口，路两边是菜园子，扁
豆、豇豆，黄瓜、苦瓜，茄
子、瓠子，都在爬藤开花。
申如、槐如大伯，川英、云
英婶妈，他们起得比我早，
穿防露水的黑色长筒胶
鞋，戴草帽，
摘 菜 的 摘
菜，锄草的
锄草，捉虫
的捉虫，趁
着空气清凉，朝阳还未烫
脸，在田园里劳动。过菜
园，是条条块块的农田。
上个月油菜豆荚变棕黄
色，小麦变明黄色，家淇开
收割机忙好几天，直接将
油菜籽、小麦颗在田畈上
脱粒烘干。替补小麦、油
菜的作物，一是芝麻，层层
累累蛾眉般的叶片，腋下
已经开出喇叭状小白花；
二是高粱，青枝绿叶，翼翼
新苗，带鱼般萦绕，种高粱
是这几年的新鲜事，后来
我打听到，是村里的老头
子们酿酒用的！

三是棉花。棉花长
得慢，清明下种，将裹草
木灰的棉籽点入营养泥
钵嘴里，等到谷雨芽苗出
土，立夏根株至一拃长，
再移栽到麦子、油菜行
里，等家淇领着老人们来
收完麦子、油菜，已经发
育得亭亭玉立的棉花棵，
才会显露出来，第一批花
骨朵，也会在南野的凯风
中绽放。棉花花瓣似纱
似缬，薄如蜻蜓的翅翼，
楚楚有风致，不会输给芍
药与牡丹。下个月的盛
夏，花朵会在暑热里合拢
起来，花房部分，结实膨
胀而成蒴果，我们将其叫
做棉花桃，圆圆绿绿，的
确有一点像桃子的形模，
只是棉桃多光滑，会变成
深绿色、浅褐色，并不会
变红罢了。刚刚结成的
棉花桃，其实是可以吃
的，三四块果肉如同蒜
瓣，兄弟姐妹一般，挤在
果壳里，口感润滑，其味
清甜，其实蛮像山竹的。

虽然能做牡丹与山
竹的“平替”，但棉花树并
没有将自己转型为高大
上花卉与名贵水果的心
思，它们继续长高，一层
层开花，结果，继续往“衣

食固其端”的本分的老路
上走。暑假里，棉桃就会
在烈日下爆裂，吐露出云
朵般的棉花，每过三五
日，各家各户就会全体开
动，老人、小孩、青壮年，
人人腰上系包袱，往棉花
地里“捡棉花”。捡棉花
的技术简单，左手扶住包

袱口，伸出
右手，曲张
拇指、食指、
中指，沿着
棉 桃 的 裂

萼，将棉朵捏扯出来即
可，我们的手指如此灵
巧，好像天生就是为采集
棉花这样的活儿准备的，
就像池塘边青蛙席卷蚊
蝇的无比灵活的舌头。
棉花一包袱一包袱地倒
进筐里，倒在稻场上排开
的竹箔上晒干，就可以挑
到队部高高的轧花机上，
投喂滚落，由它轧成云层
般的棉絮，棉絮扎成捆，
由大人挑到镇上棉花采
购站。彼时江汉平原上，
棉纺织可能是最为重要
的产业，如果以无人机视
角来看，盛夏时分，棉田
会一直由大别山绵延到
武陵山，大伙戴草帽，扶
包袱、采棉花，施展拈花
指。孩子们的学费，买笔
买本子，家里的日常支
出，新书包，白球鞋，T恤
衫，自行车，收音机，这些
都要仰仗卖棉花的现
钱。村庄的稻场上，晒棉
花的箔子排成阵，鸡犬在
箔子阵下蹿来蹿去，晚上
箔子卷起来，人们就搬上
竹床，在稻场乘凉，天上
有星有月，耿耿银河，孩
子们犹不肯停歇，在萤火
虫萦绕的棉田里捉迷藏，
如果彼时我们村庄是一
处乐园的话，那么一年一
度的仲夏夜棉花林就是
乐园的中心。
但 真 的 算 是 乐 园

吗？召唤密集的青壮年
劳动力，大范围地在良田
里种棉花，以发展轻工
业，实则是当地工业化以
加入全球链条的第一步，
也处在产业最低端的位
置，从前在美国西部地
区，黑人们挥汗如雨，就
是替老爷们种植“普天之
下，莫非棉花”的庄园。
我们的好运气是种植棉
花二十余年后，有了产业

升级的机会，青壮年得以
离开棉花地，收拾起行
李，往华东、华南的城市，
进厂、站流水线，做各种
小生意，服务城市，能赚
到远远超过卖棉花的钱，
我们村现在两层、三层的
小洋楼，都是在大伙儿收
拾起营养钵、打药器、棉
花包袱、箔子之后，才得
以竖立起来的。只是离
去的人，他们慢慢在城市
里扎住根脚，回头接走村
庄里的孩子，甚至是过年
过节，都不太回来了。新
的乐园，可能是在城市小
区的公园？在那里，虽然
没有萤火虫，没有耿耿银
河，孩子们一样在玩捉迷
藏的游戏。
几位老人各自几分

地种植棉花的收成，能够
卖百把块钱，供他们娱
乐消遣？或者，去镇上打
一床七八斤重的棉被，毕
竟是自家田里出产的好
棉花，多暖和，可是城里
的孩子们，已经在嫌弃空
调房里棉被太重，压死个
人……我倒是觉得，槐如
大伯他们重新种上几十
甚至数百棵棉花，是因为
他们忘不掉那些已经上

身的技艺，牡丹一样的
花，山竹一般清甜的棉
桃，棉花树下乘凉梦，那
个人声鼎沸、孩子们往来
的乐园。毕竟，被青年时
代的汗水所浸透的地方，
就是永恒的“乐园”。
我继续向前走，自村

中的树林，至村口的菜
圃，菜圃外高粱、芝麻、棉
花的田园，外面一圈，则
是近百亩曾养活我们数
十代人的水稻“大田”。

早季稻正在发蘖、扬花，
家淇站在路边，用遥控器
指挥无人机打药，他转包
我们村的责任田，其实还
未能填饱他一众崭新机
器的胃口。家淇朝我打
招呼，我们两个就抬起头
来看大疆无人机，它在我
们父辈的稻田上嗡嗡盘
旋，机翼上洒满朝晖。在
它的头顶上，乌鸦、八哥、
白鹭们，正成群结队地由
澴河的湿地里飞来。

舒飞廉

种棉花


